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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，岳母连身荣是鳌
子圈村的俊闺女。村子在
海边，虽然离石岛不过七八
里山路，却是抗日民兵游击
队的活动区。村里人都知
道，她早许了人家，夫家在
石岛那边有条小渔船，日子
还算殷实。

可就在婚期临近时，风
言风语突然传开了：“连身荣
的女婿，刚当上日本鬼子的
保长了！”“好好的闺女，不能
让她进火坑！”

得到信息的山外民兵游
击组长亲自从鳌子圈走了趟
石岛，把沿途地形寻摸了个
遍，最终把行动定在牧云庵
村西面靠近山顶的猪子墩
—— 很 像 一 头 猪 卧 着 的 地
方，那里有个拐角，转身就能
钻进山林。

五月初八，黄道吉日。
石岛来的迎亲队伍吹吹打
打，一路上沿着海滨山路走
来。新郎卞庆林骑着高头大
马，威风凛凛地在最前头领
路，他红花裹胸，英姿飒爽。
新娘连身荣坐在花轿里，盖
头下的一张脸红扑扑的。送
亲的队伍跟在后面，抬着嫁
妆，一路鞭炮碎红。

谁知刚出村不到二里，
天色骤变，大风卷着乌云从
海上空扑来，瓢泼大雨倾盆
而下。山路上瞬间泥水横
流，轿子被吹得歪歪斜斜。
轿夫们眯着眼，脚底打滑，
不得不慢了下来。他们喘
着粗气，抬着新娘在山路上
一步一滑地走。

按当地风俗，花轿离了
娘家，中途不能落地，进了

夫家门才能放下。抬嫁妆
的 几 个 人 心 急 ，顶 着 雨 往
前 赶 ，渐 渐 把 花 轿 甩 到 了
后头。

到了猪子墩附近，风雨
正 急 。 突 然 ，山 林 里 闪 出
七 八 条 披 着 蓑 衣 的 汉 子 ，
二 话 不 说 ，上 前 就 接 手 换
下了夫家的轿夫。有一个
人 手 里 还 端 着 枪 ，把 四 个
轿 夫 叫 到 远 处 ，声 音 不 高
却 带 着 不 容 置 疑 的 口 吻
说 ：“ 大 家 蹲 下 别 动 ，脸 朝
东 南 ，闭 上 眼 ，数 一 千 个
数，数完了起身回家，谁敢
回头，枪子不长眼。”

轿夫们哆嗦着蹲下身，
闭上眼睛。风雨声盖住了
脚 步 声 ，等 他 们 数 完 数 睁
开 眼 ，花 轿 早 已 消 失 在 雨
幕里。

很多年后，我们才慢
慢拼凑梳理出那段往事
背后的全貌。

岳父卞庆林，1922
年生人，一米八多的大个
子，是石岛一带出了名
的 美 男 子 。 十 四 岁 那
年，也就是 1936 年，曹漫
之、李耀文、谷牧等地下
党人在荣成组织抗日青
年剧团，卞庆林扮过“大
姑娘”踩高跷，在活报剧
里表演得活灵活现。那
些共产党人播下的火种，
在他心里头燃烧起来。

1941 年，他已是地
下组织的一员，代号“童
子”。因为石岛港是日
伪军的军事要地，组织
上安排他利用人脉，在
镇里当上了伪保长，为
八路军搜集情报。这身
份 替 他 遮 掩 了 地 下 活
动，也招来了骂名。老
百姓骂他是汉奸，连亲
属也跟着摇头：“俺哥学
坏了，人家说他是狗汉
奸狗特务呢！”

卞庆林的小姨子连
身兰，十一岁起以走亲
戚的名义替他送情报，
起初她也蒙在鼓里。小
姑娘拐着柳条篓子，情
报藏在篓子提手下端的
夹缝里，反向扭开才能
看到。有一次，她竟然
跟着一群小孩看日本兵
出操，篓子就搁在脚边，
谁也不知道那根柳条提
手 里 藏 着 八 路 军 的 秘
密情报。十五岁那年，
她入了党。

花轿被抢后，卞庆
林通过连身兰给单线联
系的同志传话，希望组
织帮忙找到新娘，接着
又委托比他大两岁的舅
哥连身伏，亲自跑到三
十多里外的宁津马家寨
送信，通过马家人秘密
传话给和他一起参加革
命的领导马忠恩，请求
尽快帮助找到新娘。二
十多天后有了回话——
是自己人干的。这令他
哭笑不得，只能另择吉
日，重办婚事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
时任招远县委副书记的
马忠恩，专门寻访过当
年的老战友卞庆林，说
起过 那 桩 往 事 。 原 来

当马忠恩查实后，通知
队伍马上纠正错误，道
歉 并 给 予 补 偿 。 这 既
没 有 暴 露 卞 庆 林 的 真
实身份，又把问题尽快
解决了。

1944 年，卞庆林正
式穿上了八路军军装。
之前的那些年月，他挨了
骂，吃了亏，连娶媳妇的
花轿都被人抢走，这些事
他很少对人提起。

1978 年我与卞庆林
的女儿卞喜玉结婚。婚
宴上，岳父跟他的八路军
战友，也是他们离休后依
然穿军装的猎友——曾
经是空军飞行大队长的
王大叔、曾是海军大队长
的毕大叔及军医杨大叔
一起念叨过：“我结婚那
次是‘大水冲了龙王庙’，
那天的大雨……”

岳父一参军就当了
特务班班长，曾经带着
特 务 班 十 个 人 抢 了 日
本鬼子一艘小火轮，干
掉六个押船的鬼子，缴
获了一整船白面，把船
开 进 了 八 路 军 临 时 控
制的寿光羊角沟港，受
到五旅旅长吴克华的大
会 表 彰 和 嘉 奖 。 1982
年，岳父从大连海运公
司离休，享受正县级待
遇 ，九 十 六 岁 谢 幕 人
生。他那两枚抗战胜利
纪念奖章，有生之年经
常拿出来摸一摸，都带
点包浆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岳母
连身荣在石岛街当过选
民区的区长，九十二岁
谢 世 。 她 晚 年 偶 尔 会
提 起 那 四 十 三 天 的 山
居日子，说起那位老婆
婆，眼眶有点红。她拜
了老婆婆为干妈，上轿
离 开 前 ，两 人 都 掉 了
泪，后来成了常常走动
的实在亲戚。

走在山间的探亲路
上，石岛的海风从远处
吹 来 ，带 着 浓 浓 的 咸
腥味。而那座千万年来
形成的猪子墩，修公路
前曾经像一只温顺的猪
二哥在山顶卧着，风吹
雨打，记录并见证了这
件奇葩事，整整守望了
他们在这里往返的半个
世纪。

那是 1991 年暑假，十岁
的女儿圆圆提醒：“咱们不是
要回石岛给姥爷姥姥庆金婚
吗？”于是乎，我们一家三口
很 快 从 烟 台 赶 到 了 岳 母 家
——离石岛电影院南不到三
十米的建设街272号。

晚饭后，爱人卞喜玉随
口问：“妈，我们只知道你们
是在你二十虚岁那年夏天结
的婚，到底是几月几号呢？”

岳母连身荣正剥着新鲜
花生，闻言停下手，笑了笑：

“你说的是哪一回结婚？”
“怎么结婚还分这一回

那一回的？”女儿好奇地抢
问道。

“可不，头一回坐花轿，
半路上让八 路 的 民 兵 给 抢
了 。”

屋里安静了一瞬。女儿
瞪大了眼，我和爱人面面相
觑，我俩都快四十岁了，还是
头一次听老人说这桩奇事。

“你 姥 爷 啊 ，当 年 明 面
上 是 给 日 本 鬼 子 办 事 的 保
长 。”岳 母 把 花 生 壳 拢 了
拢，像在整理记忆，“说起来
话长……”

那半夜，岳母说一阵笑
一 阵 ，我 们 后 辈 人 也 跟 着
笑 得 前 仰 后 合 。 可 笑 着 笑
着 ，有 时 心 里 会 泛 起 一 阵
酸楚。

前面的迎亲队伍赶到牧
云庵村附近避雨，左等右等
不见花轿。新郎卞庆林心
里 发 毛 ，翻 身 上 马 回 返 。
跑 到 猪 子 墩 附 近 ，只 见 那
四个轿夫失魂落魄地迎面
赶来，老远就喊：“哥，出大
事了！花轿让一伙带枪的
人抢走了！”

卞庆林脑袋“ 嗡 ”的一
声，冒雨策马狂奔回鳌子圈，
哪里还有花轿的影子？他浑
身湿透，闷着脸回了石岛。
家里五桌婚宴已经摆好，客
人正等着开席。新郎一进
门，哑着嗓子哭着报信：“花
轿让土匪抢了。”

满场哗然。几个辈分大
的老人反复跺着脚：“这可怎
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！”……

花轿被抬进了离玄镇更
远的大山深处，几个人互相打
着接力，一路未停。新娘连身
荣坐在轿里，起初还以为是风

雨太大绕了路，心里想，这可
累苦了抬轿子的，外面那么
大的雨，自己一点也没有沾
着水。可过了半个多钟头，
她掀开盖头从轿帘缝往外一
瞥——全是陌生的山林，哪里
有石岛的模样？特别是，轿夫
是从哪里换上了蓑衣？她看
清楚了，这些抬轿子的，不是
夫家那些人。她诚惶诚恐，不
由自主地流下泪来。

轿子终于落了地。两个
年轻姑娘上前掀轿帘，把她
接 进 一 间 低 矮 的 海 草 房 。
屋里一位老婆婆端来洗脸
水，替她擦干脸上的泪。那
两个姑娘自称是青年妇女
救 国 会 的 ，开 门 见 山 地 劝
她：“你不能跟汉奸结婚，留
下来抗日吧。”

连身荣抬起头，眼圈红
着，却说得极其坚定：“他不
是汉奸，我相信他是好人！”

姑娘们劝了几回，她只

是摇头。于是她们便不再强
求，时常送来米面蔬菜，招待
得倒也周到。连身荣在那里
一住就是四十多天。白天帮
老婆婆烧火做饭，夜里望着
窗外的山影，心里反复想着
那顶红花轿、那匹红鬃马，还
有家人们的着急面孔。

四十三天后，那帮人把
花轿从别人家的柴房里抬
出来，先说了声“对不起，误
会了”，而后请她上轿。轿
子到了猪子墩，石岛那边的
轿夫早已等在拐角处。两
班 人 马 默 默 交 接 ，轿 杠 换
手，唢呐锣鼓重新响起。这
一回，花轿稳稳当当地进了
石岛卞家的门。

第二回婚宴比头一回热
闹。奇怪的是，八路军那边还
提前送来一头半大不小的肥
猪作为贺礼。包括几个对方
轿夫在内的宾客们心照不宣，
权当不知前情，举杯道喜。

卞庆林与连身荣

卞庆林和他最心爱的两
枚抗战胜利纪念奖章。


